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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宣总，您好！您是著名企业家，

在福建办企业多年。您最初来福建办企业时，

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请谈谈你们在办

企业、寻求合作当中的交往。

宣建生：我跟福建蛮有缘的，跟习书记也

蛮有缘的。我1988年就来到了福建的福清。当

时是随林文镜先生来的，他是印度尼西亚华

侨，福清是他的家乡，我叫他林大哥。林文镜

先生很爱家乡，之前他想给家乡捐钱，后来想

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用投资办

厂的方式为家乡增加就业，带动家乡发展。正

因为如此，他就希望他的亲朋好友到福清来做

投资、办企业。

那时候，林先生、我，还有一位潘方仁先

生，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台湾埃德蒙，它

是台湾最大的电视机公司，后来我们将这家公

司转型做显示器。

20世纪 90年代初，是 PC （个人电脑） 蓬

勃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到福

建考察。我们当时先去了厦门，但最后还是把

投资地点定在福清。那个时候，厦门在实施

“海沧计划”，整个班子都在忙着接待王永庆。

林大哥就对我说：“你到福清来看看，福州的

书记很年轻，做事很果断。”这样，我们就

来了。

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当时他担

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我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位年轻

有为的市委书记。他这个人话不多，但很豪

爽、很痛快，一身正气。

习书记问我：“冠捷电子要在这里落脚，

都需要什么条件，我尽量给你们创造。”其

实，当时土地已经不是问题。林大哥在福清承

包了一块 0.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想做成一个

开发区，邀请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

的朋友来设厂，比如铝业、食品等工厂，把这

块地以亏本的价格转让给我们。他是按照5万

块钱一亩收购的土地，花了很多钱平整土地，

还是以5万块钱一亩地的价格卖给我们。

那时候土地不像现在这样稀有，所以地价

不是问题，水电也基本能保障。我们就需要一

个政策：希望拿到内销权。

采访组：内销权的问题，您当时是怎么向

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他又是如何帮助你

们的？

宣建生：我就直接跟习书记说：“希望能

给我们内销权。”当时，对台资企业获得内销

权是有相关规定的：要跟一个当地的企业合

资，而且当地企业还不能是小股份，必须持有

大股份。

习书记就说：“你去看看我们福州电视机

厂吧，看跟他们合资是否合适？”

看完以后，我跟习书记说：“我们两个企

业的文化和理念不太一样，很难达成合作。就

好像两个人结婚要情投意合一样，没有情投意

合，怎么结婚？我们还是希望独资，您可不可

以在我独资的情况下让我内销？外销的问题，

我们自己来解决外汇平衡。”

他就问我：“你们的外销占多少比例？”我

说：“我们的外销占80%，内销占20%。”我这

么提，是因为当时大陆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

大，内销不用超过20%就够了。

他就说：“我帮你去跟电子工业部协调。”

他很快就协调好了，我们就拥有了20%的

内销权。后来，我了解到，他是直接跟电子工

业部部长问的这件事，详细了解了当时的具体

政策。

这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当时到深

圳或者其他地方去办理内销权都是很麻烦的。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对我们非常负

责，诚心诚意为我们投资办厂创造条件。内销

权对我们企业非常重要，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节约大量资金。如果没有内销权，不仅产品销

售减少了，而且还要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来支

付劳工费和材料费。如果能内销，我们企业把

产品在大陆销售后就能直接拿到人民币，就可

以用这些人民币支付工人工资。此外，我们可

以带一些零件供应商进来，这些供应商卖给我

们的材料，也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内销权

的事情敲定后，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了。

采访组：如您所述，习近平同志当时帮助

你们解决内销权问题是冠捷电子能够在福清落

户的主要因素。

宣建生：是的。1992年，我们厂子动土开

工的时候，习书记亲自来了。冠捷就是这样在

福清开始的。

后来，我们把台湾的中华映管也带进来

了。中华映管本来也是要去厦门的，我说：

“你就来福州嘛，这样你离我比较近。”

我还跟习书记说：“你这边土地要是比厦

门便宜一点，中华映管就可以定在这里。”

我还问他，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好？

他说，马尾比较好，因为这里属于进出口

贸易区，原材料进来比较方便。

就这样，中华映管就在福州马尾落脚了。

另外，还有一个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我

们做显示器要跟西门子的PC匹配，而西门子在

大陆做得也不错，它属于外资企业。当时进口

很贵，每年都要交很高的关税，他们也很想在

大陆设厂，而我是他们最大的显示器供应商，

我就说：“你们到福清来啊！”

德国人当时就说：“You must be kidding.
Are you sure？（你别开玩笑了）。” 在他们看

来，大陆就是做鞋子、衣服、纪念品的地方，

电子产品怎么做得来呢？

我说：“你来看看嘛。”

他们过来一看，福清的工厂做得很先进，

工人很敬业，管理得也很好，厂房一尘不染，

他们很惊讶。然后，我又把他们介绍给习书

记，他们和习书记接触之后，说习书记很有

“国际范儿”。最后他们说：“既然你们在这

儿，我们也来这儿。”当时大陆的政策，要求

开办外资企业必须有中国企业参股才可以立

项。我没想到，习书记让福州市的电子集团来

参一点股，就解决了立项问题。

习书记还说：“宣总，你给我们一个简单

的保证，假如你们以后不做这个项目了，你就

要让我们退出，返回我们投资的金额，外加一

点利息，让我们有个退出机制。”

听完这句话，我就觉得他的想法挺先进

的，当时，哪有还没合作就想到退出的？但实

际上这个想法是对的。果然，后来西门子把PC

卖给富士通了，我们就一起把电子集团的股份

卖掉了，不但让它没有一毛钱的损失，还返回

了投资的利息。从这一点就能看到，习书记不

仅敢于突破，而且眼光长远。

有一次，跟习书记搭班子的一位市长问

我：“你认不认得台湾的一家汽车公司，以前

跟三菱合作过，叫中华汽车？”

我说：“我认得啊，我父亲认识这家公司

的董事长——吴舜文老太太，公司的总经理还

是我的学弟，叫林信义，他还做过台湾地区的

‘行政院’副院长。”

他说：“我们这边可以和他们搞一个合作

项目，生产台湾的一种商用车——得利卡。”

这种车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

我说：“好啊，我去问问看。”

我问了一下林信义，林信义说：“我觉得

大陆市场很大，我也想去啊，但是要经老太太

允许才行。”

我就说：“我来试试看，我正好也认得吴

董事长。”

吴舜文老太太是我的长辈，我称她为严伯

母。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和她交流，她问我：

“小宣，你最近在哪里？”

我说：“在福州。”

她说：“福州，我知道，我们这边中华汽

车也考虑去啊。”

我说：“大陆市场很大，要看准未来，抓

住这个先机。”

她说：“你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我在这边很好啊，内销也没有问

题，外汇我们自己平衡。”

后来，她听我的另外一个长辈也说福州很

好。我就跟她说：“我觉得福州的领导蛮开明

的。”我还给她举了一个例子：我跟海关去

谈，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这边来监督，现场办

公，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海关比较严格，不太

愿意听我们的建议。后来，市领导帮忙协调，

海关就到我们这边来监督了。这件事充分说明

了福州的政风很好，办事很及时。因为习书记

是实干派，很接地气，从来不讲空话。同时，

他严格要求部下，每一个问题都要有答案。他

做事的风格，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采访组：您在大陆办企业过程中，除内销

权问题、海关监管问题外，还有哪些困难？

习近平同志当年给了您哪些帮助？

宣建生：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台

湾的企业家，那时候来大陆投资，是“冒大不

韪”的，台湾当局不让我们“西进”，总是以

各种方式找麻烦，不肯放资金过来。

资金过不来，我就需要在大陆这边的银行

贷款。那时找银行贷款是很不容易的。我就跟

习书记说：“银行就像当铺，要我一定拿十足

的东西去作抵押。可是我要能拿出十足的东

西，我就不需要贷款了。”

后来，习书记就给我介绍认识了中国银行

福建省分行的行长。行长说：“我们派个小组

去你们美国公司考察，你在我们中国银行开个

户头，我们看得到你们的物流及资金流，并请

你和林文镜先生个人担保，就可以给你们贷款

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比较顺利地办成了。

习书记做事，很能抓住事情的关键点。他

找银行来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只

有比较开明的银行才懂得国际上的这些东西，

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他当时没有找福清的

银行，福清的银行没有国际化，不一定能解决

问题。而且，他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

下去解决问题，没有破坏任何规定。

我真的很感激习书记，他帮助我们解决了

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相对容

易解决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资金没这么

多，大陆的国际化程度也没有这么高。他帮我

们解决银行贷款等问题，为我们的发展扫清了

障碍。

后来，福建出了一些走私案，给国家带来

了巨大损失。我们冠捷是这边规模最大的企业

之一，始终规规矩矩地经营，没有辜负习书记

的信任，也没有给福建的领导添过任何麻烦。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帮助了这么多台

资和外资企业在福建落户发展，您觉得他这么

做的初衷是什么？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给您

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宣建生：习书记帮助这么多企业在福建扎

下根，主要还是为了福建的经济发展，为了中

国的现代化。这是出于他对“改革开放”这四

个字的深刻体会。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

候，他曾说：“是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了，是

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富起来了。”

中国要想发展，既要改革，又要开放。党

的干部如果不改变看法和做法，怎么可能会有

进步呢？习书记就是非常务实地去理解这些事

情，去做这些事情。

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习书记是一个生活

很简朴的人。他对吃喝的要求很简单：下乡的

时候，一碗炸酱面，或者一份饺子，甚至一碗

酸辣汤就可以是一顿饭，搞得超标了，他还不

允许。他对穿衣也没有过高要求，只要干净、

整齐、得体就行了。

他非常好学，喜欢看书，喜欢出去多看，

多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古人讲，“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他喜

欢看上个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讲台湾经济起

飞的书，介绍新竹科技园区、高雄加工出口区

等方面的书。这方面的书，我都会从台湾带来

给他看。他也送给我书，送我的第一部书是唐

浩明写的 《曾国藩》，书写得非常好。他还喜

欢跟我谈他看的书。他看过我带给他的书之

后，也会跟我交流。

让我特别难忘的是，他很有人情味，很重

感情。比如，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见面时

常问：“你太太和孩子都好吗？”我太太带我两

个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寒暑假回来两三次，

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对我说：“你下次回来，

有机会请你家人一起吃个饭。”有一次，我和

太太回福清看看，他正好也在，我们就在一起

吃了饭，他对我的家人很亲切，很热情。

有一次，我跟他出国考察，飞到上海转

机，他知道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就要请我吃

饭。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是很高档，是在城隍

庙那边吃很传统的老上海菜。我说：“真没想

到你还知道这家店呀！”那次上海的经历让我

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真的很有人

情味。

还有一点就是，习书记和我有一些相似的

经历，所以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很谈

得来。

我是19岁去的台湾。1949年，我父亲随着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因为家里人太多又很匆

忙，就把我给落下了。台湾那边有人说，“宣

先生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确实，我受过

很多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那一代年轻人追求奉献社会、树立共产主

义的人生理想。但我当时属于“黑五类”，上

小学时就被送到农村去劳动，上初中时就去插

队了。16岁到 18岁在贵州都匀插队，正好赶上

三年困难时期，那段岁月很艰苦。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就跟习书记有很多

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跟我讲，他去陕西插

队，那时候很饿，连生肉都能吃下去。他还

说，他那时候干体力活和当地的老乡一样，可

以扛上百斤的粮食。他跟我分享他在陕西的那

段岁月，我很有共鸣，所以印象深刻。

习书记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上山下乡

了。后来他从政了，也一直在“上山下乡”。

他在福建 17 年多的时间里，去过的福建的地

方，可能比多数福建人都多。而我来福建投资

快30年了，很多地方都没去过。

我的堂伯父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的，习书记

的父亲习老认得他，他们之前还是对手。我伯

父做过蒋介石的侍卫长，还做过当年的京沪杭

警备副总司令。我们的父辈是对手、是敌人，

但我们年轻一辈成了合作伙伴、成了朋友。所

以，我觉得我跟习书记还是蛮有缘分的。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当年还有过几次

一起出国考察访问和开展合作的经历。请您讲

讲出国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宣建生：有一次，我们从上海转飞夏威夷

参加一个电子展。到夏威夷之后，当时的天气

还可以，但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我就说：

“我们先到旅馆吧，先换身衣服，穿得随便一

点，出去转一转，台风来之前就回来。”他

说：“好。”换好衣服之后，我说：“咱们去哪

里？”他说：“珍珠港。”因为珍珠港包含很多

历史因素，也是来夏威夷的必去之地。那天，

我找了一辆车，我们参观了珍珠港展览馆。

跟习书记在一起，我感觉他这个人很幽

默，而且知识很丰富。参观完珍珠港之后，台

风一过，我们就去参加电子展，他对这些很感

兴趣。

在荷兰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很有意思的。

接待他的是海尼根啤酒公司，大陆叫“喜

力”，是荷兰百年的企业，他们也想到福建

去，这次就是和习书记进行洽谈的。

经过比利时的时候，我们就想去看看滑铁

卢，一路上我们两个人只顾着聊天，但是司机

迷路了，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他就叫我

跟司机先生说：“我们在滑铁卢遭遇‘滑铁

卢’了。”司机本来很着急、很紧张，认为乘

客可能会怪他，但听到习书记和他开了一句玩

笑，他也就感到轻松多了。

我们去德国西门子访问，主要是为了和西

门子签约，把西门子引进来。我们去参观西门

子的生产线，习书记看得很细，并且很虚心地

向他们请教问题。当时，西门子已经实现自动

化了，都是由机器人送料。他就说：“你们西

门子在德国的人力成本肯定很高啊，所以你们

就大量研究和应用机器人替代人的工作，这个

很先进，很不容易。”他也知道，PC的竞争很

激烈，那个时候大陆有联想、方正、清华同

方、紫光等，但是和西门子相比就差得太远

了。所以他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西门子能够

做得这么好？西门子方面就跟他解释：德国人

在自动化方面做得很彻底，凡是机器能够替代

人的工作，全部都由机器来替代。

在那次访问过程中，习书记还详细地询问

了西门子的劳工薪资、自动化生产方面的具体

情况。我感觉，他很细心，很有学习精神，一

路上都是仔细地去看。他的问题不多，但一问

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他的知识面很全，很丰

富，他对很多经济问题包括制造业颇有研究。

西门子请他吃饭的时候，征询他对饮食有

什么要求，他说：“不要给我特别准备，我什

么都吃，德国人吃的东西我都可以。”吃饭的

时候，德国人请他喝酒，他很有节制，要签约

了嘛，喝一点点应个礼仪，点到即止。

签约完后，我们就回国了。1994年，西门

子就在福清落地了，和我们一起生产PC。西门

子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业务范围涉及

医疗、电力、能源管理、房地产、交通、金融

等很多行业。我们当时与西门子的签约，只是

跟它一个PC部门的合作，不是整个大公司。但

我们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后来，西门子的很多

业务都来到了大陆，比如通讯、半导体、数字

化等等。

我再讲讲访问韩国的故事。在韩国，我们

去看了大宇汽车，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设宴迎接

我们。席间，他送了我们一人一本讲他创业史

的书。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参观大宇公司。早

餐的时候，习书记就跟我们谈到了很多书里的

内容。其实，我们前一天的行程很累，我回去

就早早休息了。习书记精力很旺盛，他回去还

把那本书看完了。那本书是翻译成汉语的，主

要就讲大宇的创办过程，里面讲到“全世界60

多个地方都有大宇”。习书记把这本书的内容

记得很清楚，可谓过目不忘。我觉得他真是一

个好学的人，学习能力很强，吸收能力很强，

记忆力超群，这也是他的天分之一。

他与大宇沟通的时候，问的问题都很关

键。比如说：主要零件是从哪里来的？技术是

谁提供的？大宇跟美国的庞蒂亚克有合作，他

就问：具体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技术又是怎

么转移的？等等。

他出来的目的，就是来吸收这些知识的。

他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因为他去

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了。

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很少在福州待着，

经常下乡考察，也经常出国访问。当省长之

后，他下乡就更多了。他喜欢到乡下去调研，

去了解实际情况，发现实际问题，这是他的习

惯。现在，我们在新闻上经常能看到他在基层

考察、出国访问、开会、交流。他做事是不怕

辛苦的，而且他很实际，精力和体力也是非常

充沛的。

采访组：您能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林文

镜先生之间交往的故事吗？

宣建生：林文镜先生在福清长大，他十几

岁就去印度尼西亚。他是一位爱国华侨，德高

望重。

林大哥这一生在印度尼西亚赚的钱，很多

都投到大陆来，投到家乡福清来了。很多外商

和台商也是林大哥介绍过来的，我就是他拉过

来的嘛。习书记对林大哥非常尊敬，每次我们

合影拍照的时候，他都会让林大哥站到中间。

习书记也非常关心他，很会替他着想。有

一次，我们去考察，林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奔波

于印度尼西亚各界，很辛苦。晚上，林大哥陪

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习书记考虑到他的身

体，就会让他早点去休息。他对我们说：“我

们可以再聊会儿天，让林大哥回去睡觉吧，他

跟着我们跑，身体会吃不消。”

（下转 4版）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8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

宣建生，1944年 1月生，浙江诸暨人。台湾冠捷科技

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曾供职于美国通用电

气、台湾百事可乐、台湾东南碱业、台湾潘氏集团。

1990年担任冠捷电子 （福建） 总经理，1995年同时担

任北京东方冠捷电子法人代表。

采访对象：

“习书记为台资和外资企业落户福建创造条件”
——习近平在福州 （二十二）


